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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花缺月殘之美 

第一節  花、月、痕－衍生的意象與美學維度 

    《花月痕》小說的內容雖屬狹邪但卻近似於才子佳人小說，晚清傳統才子佳

人小說大多大團圓結局，而《花月痕》卻一反這樣的傳統，反而以悲劇收尾，在

小說後序中作者便強調了小說所要發展的方向，以及想要呈現的美學維度。作者

魏秀仁在現實生活中始終無法擁有圓滿的人生，既然人生不完美，那麼就該真實

地體驗人生，將人生的真情刻在每個人的心上、靈魂裡，因此小說《花月痕》強

調的才會是情之「痕」，而不是花開、月圓。 

作者曰：余固為痕而言之也，非為花月而言之也。夫春發其華，秋結其實，

非花也乎？三五而盈，三五而缺，非月也乎？大千世界，人人得而見之，

得而言之者也，余何必寫之也。至若是花非花，是月非月，色香俱足，光

豔照人者，則是余意中之花月也。然而謂之花月可也，謂之痕不可也。即

或謂如花照鏡，鏡空花失，如月映水，水動月散，是亦痕之說也。其說尚

淺也。夫所謂痕者，花有之，花不得而有之；月有之，月不得而有之者也。

何謂不得而有之也？開而必落者，花之質固然也，自人有不欲落之之心，

而花之痕遂長在矣。圓而必缺者，月之體亦固然也，自人有不欲落之之心，

而月之痕遂長在矣。故無情者，雖花妍月滿，不殊寂寞之場；有情者，即

月缺花殘，仍是團圓之界。
1 

花、月、痕之所以有意義是在於人之有情，情之真切才能留下不滅的痕跡，也才

能動人心弦，如此以缺寫圓的構思手法正是作者一開始的創作動機，也是《花月

痕》的特色。因為有情，所以即便花缺月殘仍是團圓，正是這樣寫作思想，才能

見證這份出自於青樓的愛情可貴處，忠貞不移的愛情在這樣的歡笑場所裡、在歡

場之人的身上卻能釀出情比金堅的永恆愛戀，讓愛情達到願為之死的至高境界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魏秀仁：《花月痕‧後序》，頁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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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的真情填滿整部小說，也難怪《花月痕》在晚清也擠上了暢銷風靡小說的位

階。 

    《花月痕》打破傳統才子佳人的藩籬，重新改寫他們的性情與命運，女主人

公劉秋痕是抑鬱寡歡的青樓佳人，出身坎坷又受人誆騙，即使自己不願意墮入青

樓卻也無可奈何，對於積欠李家父子、牛氏的冤債當然也不是一時半刻能夠清償

的。 

秋痕，係豫省滑縣櫻桃村人，三歲喪父，家中一貧如洗。生母焦氏改嫁，

靠著祖母侯氏長成。後值荒年，侯氏餓死，堂叔阿虎領著逃荒，到了直隸

界上，鬻在章家為婢。章家用一媼，即秋痕現在的媽牛氏。彼時秋痕年纔

九歲，怯弱不能任粗重。又性情冷淡，不得主人歡心，坐此日受鞭樸。牛

氏本非好女人，孀居後素有外交。恰好有個李裁縫，就在章家斜對門開一

小舖。牛氏也為他主人待他無恩，便乘機和李裁縫商量，引誘秋痕逃走。

李裁縫原是娼家走狗出身，也會唱些昆腔。奈年老了，將平日私積娶妻馬

氏，是個門戶中人，生下一子，就是小伙狗頭，纔有數歲，馬氏就死。狗

頭自少凶悍，無惡不作，卻怕牛氏。如今拐下秋痕，認作女兒，和牛氏做

了夫婦，跑至并州，想要充個裁縫度日。奈耳聾眼花，想做生理又沒本錢，

便逼秋痕學些昆曲，把狗頭做個班長。2 

秋痕原本性情屬冷淡悲觀型，加上人生遭遇導致悲觀個性加倍鬱悶，落入青樓根

本不是她所願，所以秋痕一直無法認同自己的職業與當下的生活，面對嫖客時常

冷在一旁不太搭理人，因此除了不得主人歡心之外，客人也都對她興趣缺缺，如

此循環使得她在青樓的日子挨打、挨罵、以淚洗面也都成了家常便飯。直至遇見

韋癡珠，情有所鍾願為之死，癡珠性情和秋痕相類似，仕途不順、明珠見棄的落

魄悲觀才子，一生疲病交錯，家園遭逢兵災而有家歸不得，他們的個性導致戀情

百折千回終無法解脫。學者王德威在《被壓抑的現代性─晚清小說新論》書中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魏秀仁：《花月痕》，頁 235、頁 2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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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《花月痕》：  

《花月痕》對眼淚的沉溺，伴隨著對病與死的癡迷，令人側目，好像只有

借助這兩種生命的形式，愛的真諦才能達致。劉秋痕出身孤兒，在養父母

的逼迫下，淪落青樓，她儼然是林黛玉的複製品，怵思難解時常思以死了

卻一生。韋癡珠生不逢辰，抑鬱寡歡，身染肺病，最後一命嗚呼。……隨

著故事的展開，我們感覺到男女主人公布在僅僅是命運的玩物，實際上，

他們似乎以慘淡決絕的心情，迎向戀情的苦果，其極致處，竟予人以「苦

中作樂」的扭曲感。 3 

正因為個性的悲觀，因此對病與死才會產生癡迷，這樣的戀情最終走向死亡，儼

然不是一種哀悼，反而是另一種開始，雖然浪漫故事本身作者所營造的戀情苦果

並不是最吸引讀者的地方，但是他們的戀情後果所刻畫的「痕」卻深深烙在讀者

心裡，而這種「痕」不也是一種美嗎？ 這正是《花月痕》小說創作的特殊方式，

在預期的災難、死亡中沉淪與迷戀，用生離死別作為戀情實現的手段，於是死亡

這一要素幾乎變成完成這一浪漫故事的先決條件。《花月痕》裡不只一次將死亡

當成一種閒談，這是因為小說中男女主人公對戀情無能為力後的無奈沉溺，命運

的不可逆轉讓兩人甘願將這種癡迷伴隨至戀情始終，無意間也造就了一種死亡美

學的維度，而這種情緒至韋癡珠病死秋痕隨之自縊於梅花樹下達到了極致。整部

小說所表達個人陷入這個大時代中無力掙扎的悲慘宿命，失敗主義、頹廢、憂鬱

瀰漫在四周，而這些消極的情緒所帶來的緊張和焦慮除了在人物情節、對話中表

露無疑，特別的是，作者也透過他拿手的詩詞來抒發排遣自己的情緒，乍看這些

詩詞也許有些人會覺得累贅、賣弄文采，但是仔細閱讀之後會發現有了這些穿插

的古典詩詞，與其說對小說情節的延宕，不如說是對小說中不可避免的悲劇宿命

延遲來臨，也是一種徒勞的阻隔，當然換另一種角度也可以說是利用古典詩詞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王德威著，宋偉杰譯：《被壓抑的現代性─晚清小說新論》（北京：北京大學出版社，2005）， 

  頁 87、頁 88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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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來撫慰業已創傷的心靈之痕。這些美的表現正如作者強調的情之痕要比情之滿

足更加令人動容肯定，《花月痕》就是在這樣眼淚紛飛中衍生出淒苦的浪漫。 

    王德威對於《花月痕》的衍生美學有這樣的看法： 

我所謂的「衍生」，是指情的真諦如此高邈豐富，倘若不倚靠比喻意象的

召喚與代換，便無法言傳；所謂「美學」，是指魏秀仁及其人物嚮往愛情

的方式，不在於神形的滿足，而在其持續的、象徵式的輾轉呼應，甚至成

為耽美的藉口。晚清狹邪小說中這種「衍生的美學」最初的跡象，已可得

見於《品花寶鑑》之纇的小說。它以男扮女裝，替代了作為欲望對象的真

實女性。但這「衍生的美學」到了魏秀仁的手裡，才有更激進的表達。藉

著召喚、催化已逝的感情對象，魏氏將肉身的缺憾轉換成想像的豐饒，並

將死等同於生的朦朧痕跡。4 

根據王德威衍生美學理論，筆者將《花月痕》小說中的意象內涵繪製成以下圖表： 

         

花與月在自然界裡有著開、落、圓、缺的自然定律，花之美在於含苞待放之後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王德威著，宋偉杰譯：《被壓抑的現代性─晚清小說新論》（北京：北京大學出版社，2005），

頁 89。 

 
花開花落 
月圓月缺 

(自然界) 

表層關聯 

(想象界) 

人的想像力 
月缺花殘亦團圓 

文本 

投射  (衍生) 

(喻像界) 

生離死別 

團圓之界

情之真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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耀眼綻放，因此人們往往希望花開久不凋，花謝是自然界植物生成的規律，而花

落滿園繽紛璀璨也隨之謝幕；滿月圓，人們聚首團圓，相聚的美好令人不願分離，

月圓後缺是宇宙天文亙古不變的定律。這些普通人認為美好的景象對魏秀仁來說

固然很美，但是月缺花殘卻又是另一種意象之美，作者強調「痕」之長存正因為

花會凋謝、月會缺，花凋謝了、月缺了所以更能保有曾經的美好在心中，此時此

刻的生離死別猶如落英繽紛般的殞落，但此中包含的情感真諦卻是另一種圓滿。

只要情在，即使不處於同個時空亦能互感互通，《花月痕》中韋癡珠、劉秋痕的

感情彼此真情相待，結局雖以死別收束，卻如黑暗夜空畫出一到火光深植人心。 

    除了小說所衍生的美學之外，經由小說我們也能看出小說背後所衍生出的歷

史社會學。首先先從美妓談起，《花月痕》中劉秋痕、杜采秋出生妓家不僅嫖客

和惡棍欺負她們，妓院裡的競爭和待人處事分寸都得掌握得宜，要不然只會遭來

鴇母的一陣毒打；《九尾狐》主人公胡寶玉的父親死於戰亂，母女孤苦相依，母

親在生計實在無法維持下去的情況下，只得將寶玉賣入娼家；《品花寶鑒》中琴

言十歲失怙，十一歲母喪，隨叔父生活不久即被賣入戲班；《海上花列傳》周雙

寶色藝平常、客人少，再加上周雙玉在鴇母前面讒言，使雙寶被鴇母很很毒打一

頓。這些名妓都背負著悲慘的人生遭遇，有的甚至被賣入戲班後人生更是坎坎坷

坷。《花月痕》中有一段表現出秋痕在妓院中的淒苦：  

第二日雪霽，癡珠去後，牛氏便進來。拿個竹篦，背著手，冷冷的笑道：

「我們伺候不周，叫姑娘掀了酒菜！」就揚開手，打將下來。秋痕哭道：

「你們一個月，得了人家幾多銀錢？端出那種飯菜，教我臉上怎的過得

去？」牛氏起先，不過給狗頭父子慫恿進來，展個威風。被秋痕衝撞了這

些言語，倒惹起真氣來，喚進李裁縫，將秋痕皮襖剝下，亂打亂罵。秋痕

到此，祇是咬牙，也不叫，也不哭。倒是跛腳過意不去，死命抱著竹篦，

哀哀的哭。牛氏見秋痕倔強，跛腳糾纏，愈覺生氣，丟了竹篦，將手向秋

痕身上亂擰，大嚷大鬧。總要秋痕求饒，纔肯放手。無奈秋痕硬不開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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跛腳哭聲愈高，牛氏嚷聲愈大，打雜們探頭探腦，又不敢進去。5 

此回說到秋痕砸了酒飯被牛氏知道後狠狠的教訓了一番，手拿竹篦冷嘲熱諷脫了

秋痕皮襖就是一陣亂打，而秋痕性情也剛烈不哭不喊，倒是下人在一旁看不過去

而拼命哭喊。 

靠晚，便來秋心院坐了一會，癡珠不來，各自散了。秋痕陡覺頭暈，荷生

去後，和衣睡倒。一會醒來，喚跛腳收拾上床，卻忘了月亮門，未去查點。 

睡至三更後，覺得有人推著床橫頭假門，那猧兒也不曉那裏去了，便坐起

大聲喊叫。跛腳不應，那人早進來了，卻是狗頭。一口吹滅了燈，也不言

語，就摟抱起來。秋痕急氣攻心，說不出話，祇喊一聲：「怎的？」將口

向狗頭膊上盡力的咬。狗頭一痛，將手持著秋痕面頰。秋痕死不肯放，兩

人便從床上直滾下地來。狗頭將手扼住秋痕咽喉，說道：「償你命吧！」6 

這段話強烈展現出娼妓在青樓中生活的苦難，妓院班長狗頭垂涎秋痕美色意欲強

暴她，秋痕用她弱不經風的身軀拼命抵抗狗頭強力與蠻橫，而狗頭因強暴被抵抗

而心生不滿，更是採取激烈手段逼秋痕就範。 

此時名妓遭遇坎坷，而名士的遭遇也沒有比較好，晚清社會科場、仕途皆充

斥著不公平，只要有銀兩，看有多少便能捐多大的官位，反而一些真正飽讀詩書

之士永遠和仕途無緣，無奈之下也只好寄情歡場，在妓優之中尋求知己。《品花

寶鑒》在描寫名士追求功名的過程中，便將清政府濫捐官職、賣官舞弊的惡狀揭

露出來。此時的士人不但否定科舉也厭惡官場，他們失去了一直以來的精神目

標，同時也在尋找著下一個精神歸宿，名妓、名優變成了他們當時的精神慰藉，

所以在晚清狹邪小說中，我們常常能看到一群名士狹妓以遊、舞風弄月，而小說

背後所衍生出的卻是一個失常的仕途縮影，表現出的更是一段醜陋的歷史社會環

境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魏秀仁：《花月痕》，頁 358、頁 359。 
6 魏秀仁：《花月痕》，頁 308、頁 30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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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社會環境如此，國家危難也正在眼前步步進逼，《花月痕》小說中韓荷生所

平的匪亂正是歷史上的太平天國之亂，此起彼落的種族暴動和外國人入侵威脅，

小說裡的毎個人物命運或升或沉都與國家命運交織著，太平天國之亂發生在韋癡

珠家鄉，導致家園破壞、親人失散乖違遲遲無法與家人團聚。這也是《花月痕》

歷史背景裡所衍生出的社會歷史美學。  

第二節  《花月痕》中《紅樓夢》的影子 

    《花月痕》成書於清咸豐年間（1819－1874），魯迅在《中國小說史略》中

把《品花寶鑑》、《花月痕》、《青樓夢》、《海上花列傳》都歸類於狹邪小說，當然

魯迅對於這樣的分類也提出了他的看法： 

《紅樓夢》方板行，續作及翻案者即奮起，各竭智巧，使之團圓，久之，

乃漸興盡，蓋至道光末而始不甚作此等書。然其餘波，則所被尚廣遠，惟

常人之家，人數鮮少，事故無多，縱有波瀾，亦不適於《紅樓夢》筆意，

故遂一變，即由敘男女雜遝之狹邪以發泄之。如上述三書，雖意度有高下，

文筆有妍媸，而皆摹繪柔情，敷陳艷跡，精神所在，實無不同，特以談釵

黛而生厭，因改求佳人於倡優，知大觀園者已多，則別辟情場於北里而已。

7 

魯迅的看法明確提出這些狹邪小說的出現是在《紅樓夢》發行之後，在紅學的熱

潮推動下開始有意創作，筆意也明顯模仿《紅樓夢》。這個部分從《花月痕》第

二十五回「影中影快談紅樓夢，恨裡恨苦詠綺懷詩」可以看出作者對於紅樓夢小

說極其熟悉。   

癡珠因向采秋道：「我聽見你有部批點《紅樓夢》，何不取出給我一瞧？」

采秋道：「那是前年病中借此消遣，病好就也丟開，現在此本還擱在家裏。」

癡珠道：「《紅樓夢》沒有批本，我早年也曾批過。後來在杭州舟中見部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魯迅：《中國小說史略》，頁 24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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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，係新出的書，依文解義，沒甚好處。這兩部書如今，都不曉得丟在那

裏去了。你且說《紅樓夢》大旨是講甚麼？」采秋道：「我是將個『空』

字，立定全部主腦。」癡珠道：「大虛幻境、警幻仙姑，此也盡人知道。

你怎樣說這『空』字呢？」采秋道：「人家都將寶、黛兩人看作整對，所

以《後紅樓》一書，要替黛玉伸出許多憤恨。至《紅樓補夢》、《綺樓復夢》，

更說得荒謬，與原書大不相似了。我的意思，這書祇說個寶玉，寶玉正對，

反對是個妙玉。」癡珠不待說完，拍案道：「著！著！賈瑞的風月寶鑒，

正照是鳳姐，反照是骷髏。此就粗淺處指出寶玉是正面，妙玉是反面。人

人都看《紅樓夢》，難為你看得出，這沒文字的書縫！好是我批的書，沒

刻出來，不然，竟與你雷同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你兩人，真個英雄所見略同

了。祇是我沒見過你們批本，卻要請教：你們尋出幾多憑據？」采秋道：

「我的憑據卻有幾條。妙玉稱個『檻外人』，寶玉稱個『檻內人』。妙玉住

的是櫳翠庵，寶玉住的是恰紅院。後來妙玉觀棋聽琴，走火入魔；寶玉拋

了通靈玉，著了紅袈裟，回頭是岸。書中先說妙玉怎樣清潔，寶玉常常自

認濁物。不想將來清者轉濁，濁者極清！」癡珠歎一口氣，高吟道：「一

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是百年身。」隨說道：「你這憑據，我也曾尋出來。

還有一條，是櫳翠庵品茶，說個『海』字，也算書中關目。就書中賈雨村

言例之。薛者，設也；黛者，代也。設此人代寶玉以寫生。故寶玉二字：

寶字上屬於釵，就是寶釵；玉字下繫於黛，就是黛玉。釵、黛直是個子虛

烏有，算不得甚麼。倒是妙玉，算是做寶玉的反面鏡子，故名之為『妙』。

一尼一僧，暗暗影射，你道是不是呢？」采秋答應。荷生笑道：「好好一

部《紅樓》，給你說成尼僧合傳，豈不可惜？」說得癡珠、採秋通笑了。

癡珠隨說道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8 

作者藉由韋癡珠、杜采秋之口大談《紅樓夢》的主旨就一字「空」，人物設置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魏秀仁：《花月痕》，頁 322—324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章  花缺月殘之美 

 

 81

故事結構也大多能說出個正、反、空、色的評論，再來對於後人續書的不堪作者

也有談及，正因為作者對《紅樓夢》熟悉，所以我們也不難看出《花月痕》中隱

約有《紅樓夢》的影子，如韋癡珠與韓荷生，一真一假，一實一虛，就像《紅樓

夢》中的甄（真）、賈（假）寶玉。因此不管在題材選擇、人物形象的塑造、敘

事結構方式、詩詞酒令入小說等，都多少受到了《紅樓夢》的影響， 

    明清時期是我國白話章回小說發展的鼎盛期，明朝章回小說多屬再創作的類

型，小說家多根據史書進行小說創作，羅貫中參閱了正史陳壽《三國志》而加以

改編寫成膾炙人口的《三國演義》，吳承恩也是根據唐僧至西邊取經撰成的《大

唐西域記》改編而成為中國傑出神怪小說《西遊記》；清朝章回小說則多屬個人

創作，小說家將自己一生中所見所聞寫在小說裡，或說個人情感、或說家國抱負、

或說社會吏治，五花八門的題材如雨後春筍般出現，曹雪芹所創作的《紅樓夢》

寫出了他自己大起大落的人生，以及家族的興衰經歷，因此小說表現出他對人生

世事有著深切的體會，內心所鬱積的沉痛和感情重負驅使他將這些人生感受寫在

小說裡。一部《紅樓夢》道出曹雪芹無才補天的哀嘆以及賈府無可挽回的衰敗，

更用沉痛的筆墨寫出對美好生命殞落的哀悼，這樣的創作強烈地表現出自我個性

色彩。《紅樓夢》這樣的自傳式創作對《花月痕》起了不小的影響，《花月痕》算

是一部自敘抒情長篇小說，小說中的主人公韋癡珠正為作者之再現，魏秀仁用小

說道出自己一生懷才不遇、窮困潦倒、淪落天涯的人生經歷，對於時政之批評與

戰爭之痛惡更是在小說中表露無疑，作者已不是小說中的說書人或局外人，小說

所抒發的情感正是作者心聲的流淌。正如魏秀仁的朋友謝章鋌在談到《花月痕》

的寫作目的時說： 

君見時事多可危，手無尺寸，言不見異，而骯髒抑鬱之氣，無所發舒，因

遁為稗官小說，託於兒女子之私，名其書曰《花月痕》。其言絕沉痛。閱

者訝之，而君初不以自明，益與為惝怳詭譎，而人終莫之測。」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魏秀仁：〈花月痕資料彙編‧賭棋山莊文集〉《花月痕》，頁 62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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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《花月痕》者，乃子安花天月地，沉酣醉夢中，嘻笑怒罵，而一瀉其骯

髒不平之氣者也。10 

這種人生經歷和寫作動機，使得《花月痕》充滿了自傳性與抒情性，作者用這樣

直接的方式在小說中抒發強烈的主觀感情，這樣的創作方式與《紅樓夢》是一脈

相承的，如果說這樣的創作方式是《花月痕》受到《紅樓夢》的影響而成也不為

過了。           

    就對比手法的寫作方式而言，《紅樓夢》在人物、情節、環境描寫中運用了

大量的對比，盛與衰、榮與辱、樂與悲、冷與熱的對比貫穿始終，而《花月痕》

作者不僅在第二十五回中表現出他對《紅樓夢》的熟悉以外，再對照《花月痕》

文本，我們也很容易發現作者所要強調的對比，如《花月痕》第十一回「接家書

旅人重臥病，改詩句幕府初定情」這一回說到韓荷生、杜采秋定情宴客時卻是癡

珠病篤之時；第三十九回「燕子覆巢章臺分手，雁門合鏡給事班師」此回寫李裁

縫和狗頭兩父子脅迫秋痕離開并州，兩人不及道別就此永別，但癡珠、秋痕散局

的這天卻是荷生、采秋班師凱旋歸來并州之時；第四十三回之後對比方式更達到

顛峰，癡珠病死神歸香海，秋痕傷心欲絕自縊殉情，而荷生和采秋則是大勝匪寇、

晉官鬻爵，采秋征戰有功躍升一品夫人。這些對比的運用無疑脫胎於《紅樓夢》

的寫作方式。  

第三節  《花月痕》作者對女性的塑造 

    小說不只是對現實的客觀反映，而是作者的詮釋、想像，是一種埋藏在作者

內心深處的想像性建構，而這種建構遵循著男權文化，以及時代形勢的深層結構

規律。在《花月痕》中，作者通過對兩個女主人公杜采秋、劉秋痕的建構，清晰

的讓讀者感受到作者在特定時代的性別期待。此節就從《花月痕》中這兩位女主

人公來探討魏秀仁對於女性的塑造。 

    首先從杜采秋講起，杜采秋是魏秀仁塑造人物時的一位裡想女性，在小說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魏秀仁：〈花月痕資料彙編‧課餘續錄〉《花月痕》，頁 630、頁 63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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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回裡說明了采秋的仙人轉世背景： 

這采秋係雁門樂籍。他的母親賈氏，那年身上有娠，夜夢一仙女，手拈芙

蓉一枝，說道：「此係石曼卿芙蓉城裏手植，數應謫落人間，在你手裏受

了二十年魔劫，然後根移綠墅，果證青娥。」說畢，擲花於懷，賈氏腹痛

而醒。是夕生一女，因名夢仙，小字采秋。11 

小說中說采秋生前乃石曼卿手植芙蓉花被謫落人間，既然采秋是下凡歷劫的仙

草，那麼在風塵賣笑的生活就只是她生命中的一個短暫停留，當然這是作者的一

種暗示，他暗示著杜采秋實不屬於風塵女子，她終究要離開風塵。所以采秋不同

於一般娼門女子，似乎也比一般閨秀高上一等，不僅生而聰穎，詩、詞、曲一過

目便通了，也會畫畫、寫一手好字，見高視廣、文采風流，可說是一位名符其實

的詩妓。 

采秋生而聰穎，詞曲一過目，便自了了。不特琵琶弦索，能以己意譜作新

聲，且精騎射，善畫工書，以此名重雁門。到十六歲上，便有一豪客，破

費千金梳攏了。每年四五月，到了并門，扇影歌喉，一時無兩，以此家頗

饒足。然性情豪邁，有江南李宛君、顧眉生之風。千萬金錢，到手輒盡。

12 

在小說第十回寫到荷生訪采秋時到愉園時對采秋園林的印象： 

荷生、劍秋隨那丫鬟進得門來，卻是一片修竹茂林擋住，轉過那竹林，方

是個花門。見一所朝南客廳，橫排著一字兒花牆，從花牆空裏望去，牆內

又有幾處亭榭。竹影蕭疏，鳥聲聒噪，映著這邊庭前罌粟、虞美人等花，

和那蒼松、碧梧，愈覺有致。轉到花廳前面，是一帶雕欄，兩邊綠色玻璃，

中間掛一絳色紗盤銀絲的簾子。丫鬟把簾掀開，兩人進得廳來，隨便坐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魏秀仁：《花月痕》，頁 73。 
12 魏秀仁：《花月痕》，頁 7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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見上面一個匾額，是梅小岑寫的「清夢瑤華」四字。上面掛著祝枝山四幅

草書，兩邊是鄭板橋墨跡，云：小飲偶然邀水月，謫居猶得住蓬萊。中間

一張大炕，古錦斑爛的鋪墊。几案桌椅，盡用湘妃竹湊成，退光漆面。兩

邊四座書架，古銅彝鼎，和那秘書法帖，縱橫層疊，令人悠然意遠。荷生

笑道：「倒像個名人家數！」13 

從這段可看出作者極力描寫他心目中詩妓的閨房擺設，從祝枝山草書、鄭板橋墨

跡、古銅彝鼎、秘書法帖，這正是一個翰墨飄香的閨房布置，待杜采秋出來與韓

荷生見面，兩人互為對方風度才華所傾倒。雖然兩人相知的過程歷經小人做梗陷

害、贖身受阻等挫折，但卻始終不改初衷，最後以韓荷生娶杜采秋以及另一妓紅

卿做妾為結果，杜采秋也因平賊有功而受一品夫人封典。這樣的結局表現出作者

極欲讓采秋擺脫娼妓的社會邊緣位置，也標示著采秋正式跨入了正常的家庭倫理

秩序中，擠身於正統儒家體制之內。從青樓轉而步入家庭內堂，從社會邊緣進入

正統家庭倫理，這也實現了每個妓女心中嚮往的目標，這也表示作者筆下的青樓

歌妓已經進入以儒家規則和價值為主的家庭倫裡空間，這樣的從良為妾也直接提

高了娼妓們的社會地位，以及代表娼妓們對於傳統儒家倫理道德規範臣服。 

    自古以來，傳統儒家觀念根深蒂固，這種傳統所表現的是父權至上的意識形

態，以男性做為兩性世界的中心，而女性只是一個「他者」，男權意識設法建構、

強化這一「他者」的形象。由於魏秀仁正是一位男性，因此他在詮釋杜采秋的樣

貌時大多關注的是女性的外貌，這讓敘述者以及讀者獲得了視覺上的滿足。小說

第八回作者描寫了荷生與采秋初次見面時是這樣形容的： 

荷生剛到下層洞門，祇聽一陣環佩聲，迎面走出花枝招展的兩個人來。便

覺得鼻中一股清香，非蘭非麝，沁人心脾。自然會停了腳步，定睛一看，

一個十四五歲的，身穿一件白紡綢大衫，二藍摹本緞的半臂，頭上挽了麻

姑髻，當頭插一朵芍藥花。下截是青縐鑲花邊褲，微露出紅蓮三寸，笑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魏秀仁：《花月痕》，頁 104、頁 10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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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的，已似海棠花，嬌艷無比。一個年紀大些，真是寶月祥雲，明珠仙露。

這道神采射將過來，荷生眼光自覺滉漾不定。幸是到了眼前，不得不把心

神按定，閃過一旁，讓這兩人過去。這兩人也四目澄澄的瞧了一瞧。荷生

覺得，那絕色眼波，更傾注在自己身上，那一縷魂靈兒好像就給他帶去。

同著出了洞，走過院子，將次轉出正殿，這絕色的回頭一盼，纔把精魂送

轉。這兩人都不見了，兩條腿尚如釘住。停一會，緩步向前。恍恍惚惚，

記那絕色身上穿的，是一件鑲花邊淺藍雲蝠線縐單杉，下面是百折淡紅縐

裙，微露出二寸許窄窄的小弓彎。頭上是換個懶雲髻，簪一技素馨花，似

乎是縐著春山的光景。一路上凝神渺慮，細細追摹，不知不覺，已走到後

面閣上第三層扶梯了。且喜並無一人窺見心事，也就步上扶梯，靠著危欄。

想道：「那一個十四五歲的，是個侍兒，決無可疑了。這一個絕色，是那

一家宅眷？怎的如許年輕，祇帶一婢來廟呢？若說是小戶人家，那服飾態

度，萬分不像。咳！似此天上神仙，人間絕色，此地青樓決無此等尤物，

這也不用說。譬如果有這樣一個人，無論丹翬、曼雲，就是秋痕怕也趕不

上。14 

這樣的以男性視角為中心，也實在隱含著女性被客體化的潛在危機。除了外貌的

形容外，杜采秋的文采在一個男性壟斷的文藝領域中表現出卓越的才能，這樣的

才能間接讓與他的相好韓荷生增添不少光采，因為采秋既是他者，也是成功男性

的光彩配飾，這如同一位富翁佩帶著光彩奪目的璀璨珠寶以彰顯其地位與身分。

儘管采秋才華出眾、美豔動人，但畢竟是男權社會中的被支配者，表現良好則給

予應有的獎賞與報酬，而社會資源全由男性掌控，男性使女性屈服於儒家傳統道

德倫理規範，不管女性有多麼傑出，最終仍只是父權文明中的一個被獎賞的對象

罷了。 

    如果說杜采秋的形象滿足了男性虛構的欲望，而劉秋痕的形象則顯示了動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魏秀仁：《花月痕》，頁 86、頁 8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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年代男性欲望的某種變型。秋痕是一位脾氣不好、不喜應酬交遊、不喜逢迎巴結

的女子，當然這有一部分原因和她自身對娼妓身分的極端憎惡有關係，雖然她是

一位青樓女子，但她依然保持著內心的高潔自守。秋痕曾經問癡珠：「妓女不受

人污辱，算得是節？不算是節？」15作為一名娼妓，秋痕仍然渴望著「節」的聲

名。她的個性敏感脆弱、多愁善感，這對於窮困潦倒、淪落天涯的男性有一種親

切感，所以她在精神上永遠與癡珠同在，在感情上她表現出比癡珠更多的堅決，

聚散離合、顛沛流離、被誤解以及艱險的環境考驗中，她表現出無條件的愛與堅

忍不拔的精神，癡珠病亡之後秋痕寧願選擇殉情，把他倆的愛情推上了比韓荷

生、杜采秋更加高妙的愛情境界。 

    魏秀仁在塑造劉秋痕這角色時是和時代氛圍相關連的，面對晚清頹敗的政治

以及危機四伏的大小戰亂，原本擔任國家要角的文人在國家政治劇變中感受到自

身所受到的威脅，他們的前途不但變得渺茫也充滿了危機感，所以許多當世文人

憂心忡忡、焦慮不安。害怕危機是人類本能的心理機制，因此會本能的抗拒危機

的到來，雖然作者也緬懷著才子佳人的美夢，但是現實逼迫他必須面對當下的危

機，所以，杜采秋與劉秋痕截然不同的形象正顯示出作者內心的矛盾，他之所以

創造劉秋痕無非是需要一個人和他一起面對環境的威脅與危機，他設計秋痕極力

抗拒的形象正表達出作者在動盪年代的不平之氣，也一廂情願的塑造出他所期待

的性別欲望客體。 

    秋痕出身良家，幼年時受拐騙，所以被逼入娼，但她性情孤傲，對於自己的

職業也無法認同，這點隱約顯示出父權意識，因為好女子是絕對不會自願落入煙

花間的。在杜采秋與劉秋痕身上，不是要讀者去體現娼妓生命的真實，而是體現

著做為父權意識中心的男性作者，如何對於娼妓這一女性角色的再創造。小說中

這兩位女主人公都被鼓勵著要做一位裡想情人，不但要高潔自守，還要能詩善

文，如此一來才能與有知識的文人才子相匹配，即使淪為娼妓也要能保持性情上

的高潔，對待情人必須忠貞不二，不但如此，還要善解人意，能夠與文人雅士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 魏秀仁：《花月痕》，頁 22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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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精神上的共流，並且十分主動願意為男性獻出無條件的愛情。無論這些娼妓如

何優秀傑出，如果也想得到男人所給予的愛情，那麼就必須表現出對傳統儒家倫

理道德的臣服，如此才能夠獲得男性的回應。 

    這些自相矛盾的表述反映出男性在娼妓問題上維護父權的專斷，這些娼妓是

與儒家相悖的情慾女性，必須通過一套被精心建構的話語才能納入男權體制之

內，而這也顯示出了古代男權的專橫與粗暴。女性在古代是失語的，只有男性在

建構女性時，女性才形成了她的身分、生活、戀愛，男性設計並規定著女性的價

值，這些在《花月痕》的兩位女主人公身上能夠明顯看得出來，因此魏秀仁在塑

造女性形象的同時，也反映出傳統父權觀念，以及當時大環境的時代氛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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